
徐徐落晖，我爱一抹最美；
涓涓流水，我掬一捧最清。泛舟
于记忆的长河，我知道，我和春
天有个约会。

寒冬——— 缘起
与他初次相见是在安先生

的无相书院。寒风刺骨，像针一
样穿透心灵，这鬼天气，路边的
行人已经绝迹了。我快步走上茶
楼，直搓冻红的手，又嗅到带有
龙井清香的蒸汽味道——— 先生
是有客人来了。目光掠过古香古
色的会客厅，看到先生正在款待
一对母子。母亲一脸慈祥的面
容，儿子才与我一般大，她的头
发却白了一半。那男孩子说话含
糊不清，言语里听得出十分外
向，牙齿漏风，边说边笑，先生也
听不出他在讲什么，有的词句需
母亲转述。

我与先生和客人问好，就去
了习字室。先静坐，再读经、读
帖，最后临帖习字，没有先生在
我照样有条不紊，一项项的来。
不一会儿，先生带着男孩也来习
字。这次，我清晰地看到男孩右
耳上的助听器。

在刺骨的北风里，迎春花那
瘦弱身体，灰白枝条，在寒风中
屹立。

初春——— 再续
随后每周去书院的日子里，

我出于好奇，逐渐与他攀谈起来。
谈话中得知，他在四岁之前左耳
全聋，右耳弱听。父亲对孩子没了
期望，抛弃了他们母子。母亲对他

一直不放弃，坚持让他读国立学
校。为了能像常人一样说话，他吃
了很多苦。还兴高采烈的对我说，
他参加了学校的运动会，由于肢
体不太协调，被同学嘲笑，他也跟
着咯咯地笑自己，跑了最后一名，
说完又笑了起来，笑声有如银铃
般清脆响亮。

先生养的的蕙兰骄傲地昂
着头，后院里的迎春花却在这料
峭春寒，踏破第一缕风霜，用他
娇小而坚韧的花朵，告诉我生命
的真谛。

暮春——— 还会再见吗？
这样过了几周之后，我们成

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最近却没有
再见到他。向安先生询问消息，
先生说他们去了外地。不久果然
收到他的来信，信上说他转入了
北京301医院，明年春天就可以
出院了，希望我们那时再见。

山花烂漫，斗艳争奇，迎春
花只伸出他郁郁葱葱的叶子。当
然，他还要迎接下一个漫长的寒
冬。

亲爱的朋友，待到明年清香
满串风抚弦，我们定会相见！

……
乍暖还寒时分，小河边，石

缝中，一丛丛，一簇簇，开出了灿
烂的小花，花儿一层一层的，中
间的花蕊星星点点，阳光下，仿
佛精致的脸，笑得如此灿烂，因
为你不经意的绽放，惊起整个春
天……

——— 后记

我我和和春春天天有有个个约约会会
桓台县实验学校 孙嘉悦 指导教师 孙健健

耕耘心田,播种希望,成就明日之星。齐鲁晚报《今日淄博》与麦迪格联合推出《明
日之星作文选》栏目，每周五与大家见面。刊发淄博市中小学生优秀作文。小作者们以
稚嫩的笔,书写着自己成长中的欢乐与烦恼。望读者们在品读他们纯真的表白中,分享
他们获奖的快乐，同时为全市中小学生提供一个写作交流的平台。欢迎全市爱好写作
的中小学生踊跃投稿，投稿邮箱为qlwb_zb_fwh@163 .com。

近视矫治已经

进入非手术时代

在刚刚结束的2015年第十五届
国际眼科学学术会议上，麦迪格塑
形组合再次成为各国专家关注的热
点。该项技术专为中国学生设计，利
用物理原理，无需手术，即可让近视
学生摘掉眼镜。目前，已有十余万中
国学生通过该项技术成功摘掉了近
视眼镜。

我们知道小树长歪了 ,用木棍
进行矫正，一段时间后，小树就会笔
直的生长了。麦迪格塑形组合技术
正是通过在夜间配戴一种多维塑形
镜片，依据流体力学原理,并借助眼
睑的自然压力，对角膜进行整夜的
健康塑形，使角膜中心区平坦，周边
区逆几何改变，重塑角膜曲率，从而
恢复正常视力。白天，学生在大量近
距离用眼时，使用麦迪格智能防护
镜，可有效缓解视疲劳，防止新的近
视再次产生，从而巩固塑形镜的矫
治效果。麦迪格塑形组合解决了矫
治量大于用眼量的关键难题，通过

“角膜塑形组合技术”，600度以下近
视学生白天不戴眼镜，即可拥有清
晰的裸眼视力。

为帮助更多的学生及家长了解
这种先进的近视矫治技术，争取让
近视学生摘掉眼镜，本报联合美国
麦迪格(国际)眼视光中心举办“了
解近视眼·科学治近视”公益活动，
带您了解这项近视矫治技术。淄博
市8-18岁近视学生及家长均可报名
参加。前50名报名的孩子可获得价
值168元的“智能视力防护仪”一台，
所有检查不收费。

活动热线0533-2171788。
（张军）

蜡蜡 烛烛
桓台县实验学校 任函眉 指导教师 孙瑶

一个极为普通的圆柱体，
立在那里，总能在黑暗里发出
微弱的光。悄悄地，蜡油流满
了它整个身体，静静地，它却
把全部的身躯化作了光芒。或
许没有人会注意到它，没有人
会理会它，但它无怨无悔。这
就是——— 蜡烛。

晚上，我正在津津有味地
看电视，忽然“咯噔”一下，竟
然停电了，屋里顿时黑下来，
我也似乎没了着落。我想：这
样黑着也不是个办法呀，要不
找支蜡烛点着吧。我摸索着从
衣柜上面拿了支蜡烛点上，烛
光在我眼里闪烁。它立在那
里，微弱的光在那里一闪一闪
的，始终没有灭掉。不久，蜡油
淌满了它的全身，蜡烛也在一
点一点的变短。

过了一段时间，用电线路
恢复正常，屋里的灯又亮了，

灯光充满了整个房间，那支蜡
烛发出的光芒显得极其微小。

看完电视，我躺在床上，
却怎么也睡不着，不禁又想起
那支蜡烛。是啊，就像人们说
的那样，蜡烛是燃烧了自己照
亮了别人。我赞美蜡烛的朴实
无华，虽然没有灯光的绚丽没
有灯光的明亮，但它依然无怨
无悔地奉献着自己。

不管你把它放在哪个角
落，它都在默默地站在那里和
黑暗做斗争。它用尽全身力气
发出亮光，哪怕是短暂的生
命，但足以为人们指明方向。

蜡烛虽然照亮了别人，但
从不居功自傲。当人们得到了
光明时，蜡烛从不计较自己的
得失。

这就是蜡烛！这不也就是
我们所需要的——— 无私奉献
精神吗？

老老 科科
桓台县实验学校 沈瑞曦 指导教师 巩文娟

毫不犹豫地说，当老科悠悠
忽忽的走进我们班的时候，同学
们都把门槛挤破了。在同学们好
奇的目光下，他悠然的在黑板上
写下“王坤”，然后开始自我介绍
时，一个全班爆炸性的新闻就已
经在孕育了——— 我们有了一个
幽默可爱的老师。从此，每个同
学见到他，都会很亲切的跟他打
招呼。

虽然我们平时都叫他王老
师或科学老师，但背后还是叫

“老科”过瘾。
那天上课，老科走进门，扫

了一眼全班，对前排的一位同学
说：“拿出你的pen！”他顿了顿，
一脸坏笑地说“我不会用英语说
中性笔，可我会说钢笔.”那搞笑
的声音，给疲惫的我们来了一道

“开胃菜”。
快下课了，老科刚要把做实

验废水倒入废水池中，忽然只见

他偷偷一笑，又走到窗户前，朝
下看了看，只听“哗”的一声，水
倒了下去，“哇，好酷！”我们赞叹
道，老科得意地笑了起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老
科终究是要和我们告别的。

上完这学期最后一节科学
课，老科就再也不教我们了。尽
管每个人表面都很平静，但我们
都知道，每个人都把难受和不舍
深深埋在心底。

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小
雨，老天爷好像在为老科的离
开而难过。可老科依然挂着那
招牌式的笑容，认真地上着最
后一节课。提问时，同学们也
抢 着 举 手 ，想 让 老 科叫到 自
己。

新学期，走在走廊里，仿佛
仍能听到老科那搞笑的声音，看
到老科那得意的笑容。

老科永远是我们的老科。

心底最柔软的那方土地，洋溢
着初春的暖阳，农家小院里的老井
泛着丝丝清凉。奶奶倚在门口，目光
似天上的流云，温暖，慈祥……伴着
阵阵花香，记忆又仿佛停留在那儿，
浓浓的乡情比天长。

记得未上小学时，父母忙工
作，把我放在农村的奶奶家。奶奶
家的小院不大，四四方方的天，有
些闷人，可墙边的朵朵鲜花，芬芳
弥漫。

春日的小院儿，更是别有一番
韵味儿。爬山虎持之以恒的向上，向
上。本以为能摆脱墙的禁锢，不想却
让整个院子变成了绿的天堂，嫩绿、
深绿、水绿……典雅中不失柔媚，令
人赏心悦目。嫩嫩的夹竹桃点缀其
间，娇而不妖。玉兰高高的挂在枝
头，奶油般柔和的颜色，散发着迷
人的芳香……

奶奶十分宝贝这些小生灵，
天天为他们浇水。春日的阳光轻
悄悄的，撒在她的眉目之间，比鲜
花美丽百倍。

有时，我便在小院里看书，也
不为读什么东西，只觉得那一个
个工整的字被阳光照着，甚是好
看。又或是去拔一点嫩嫩的香椿，
尚未成熟的香椿绿油油的，叶尖
儿透紫，嚼起来伴着一股清苦。而
我却乐此不疲，以致奶奶跑来嗔
怪我，说我揪了她的芽，来年便不
长了。我当时记住了，日后又忘
了。奶奶只是笑，笑得白白的眉毛
发颤。

黄昏时分，九里香开了，如新
生稻米般的气味沁人心脾。奶奶
望着它，爱怜的眼神像在看他的
儿孙。甜甜的清香抚过小院的每
一个角落。灶台、厨房，连爬山虎
的每一片叶子上都留有它的香。
美好的春日时光就这样被静置在
脑海中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忘记那四
四方方的小院，那鲜艳明媚的身
影，那阵阵醉人的花香，不会忘记
奶奶慈祥的面孔。那份浓浓的乡
情，浸在芬芳的花香中，比天长。

花花香香，，情情长长
桓台县实验学校 许舒扬

指导教师 张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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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冬春交接之际。乍暖还
寒，冷风还不时“嗖嗖”刮过，不由
得把脖子向大衣里缩了缩。不远
处，是外婆家了。

年近花甲的外婆，操劳了一
辈子，得一手好活计。种田、做菜、
挑针穿线，样样拿手。

小时候，一直为有她而骄
傲。绣花鞋、对襟褂，我穿的衣
服，一针一线都有外婆的心血，
鞋上的动物图案，衣服上精致
的大盘扣，引得玩伴一阵阵惊
讶羡慕。桂花饼，栗子糕，外婆
做的饭菜，我隔着一座山都能
闻到香，街坊四邻都说外婆把
我的口味养刁了，外婆一脸明
媚，说：孩子喜欢就好！

走出农村，城市里什么都有，

各种时装美食，应有尽有。可是，
那些衣服上面，找不到熟悉的气
息，精美包装下的味道，早已失去
了当年的醇香。回去，寻找当年，
春天的味道。

见我回去，外婆高兴得像
个孩子，我借势卖乖：“今天又
有什么招牌菜啊？”外婆闻言，
拽上竹篮拉着我，“去挖荠菜，
给你做春卷！”

一老一少，雀跃的心情。山林
中，到处是这种菜叶，散发着幽
香，散发着春天的气息，不少树木
冒出新绿，焕发着新的生机。看惯
了冰冷的水泥森林，土地的温暖
驱散了所有的身心倦疲。不一会，
便采满了一竹篮。

回到家，外婆洗净手，细细

的择菜，然后洗净，刀刀不断起
落推进，那嫩绿的叶片便成了
均匀的碎片。然后炸熟葱叶和
碎肉末，再放上木耳碎末，滴上
几滴香油，搅拌。

把鸡蛋打在煎锅上，铲子
一旋，便是一个漂亮的圆形金
饼了，金灿灿地样子让人想起
天上的圆月。外婆熟练的铲起，
连续的动作，一会便有四五个
了。小心地在上面铺上馅料，卷
起来，连口处用糊一抹，切成短
筒状，装在盘中，像珍贵的艺术
品一般。

浓浓的荠菜和着鸡蛋的醇
香，我连呼美味，外婆爽朗的笑
着。这春卷里，分明有春天的味
道。鸡蛋饼卷着的，就是春天！

忘 不 了 老 家 的 那 个角
落 ，那 口 阴 暗 的 小 屋 ，那 扇
关住了神灵鬼怪的门。

小时候，那扇门对我来
说 ，是 个 埋 藏 着 恐 惧 的 禁
地 ，门 后 ，不 知 供 奉 着 哪 一
个 神 灵 ，安 居 着 哪 一 位 祖
先 ，镇 压 着 哪 一 只 鬼 怪 。小
方桌上张牙舞爪的神像，早
已 在 记 忆 中 变 得 模 糊 不
清 — —— 自 从 那 天 爷 爷 带 我
进入以后，我再也不敢踏过
那扇门。

夜晚，高高的窗口透过
微弱的月光，树叶张牙舞爪
的 姿 态 勾 起 了 我 对 那 扇 门
后 事 物 的 恐 惧 。从 那 以 后 ，
我 便 对 祭 祀 供 奉 一 类 的 事
心 生芥蒂 。每 每 看 到 ，总 会
发起一阵寒噤。

就 这 样 一 天 一 天 生 活
着，门后面神秘莫测的事物
渐渐地积郁成结，不知多少
次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春光
灿 烂 的 季 节 ，本 应 享 受 快
乐 ，而 我 的 心 中 却 密 布 阴
云。记忆里那座塑像尖利的
爪 牙 与 浑 圆 的 双 眼 一 次 一
次地让我的心恐惧畏缩，承
受 着 那 个 年 龄 不 该 有 的 压
抑。

阴云遮蔽久了，难免产
生对阳光的渴望，心中似江
南梅雨般缠绕不绝的恐惧，
是时候由我来亲手终结。走
过那扇门，也许就是我新一

段生活的开始。
那 天 ，正 午 。老 黄 历 上

“诸事皆宜”四个字，蕴含着
我 铁 一 般 的 决 心 。抬 头 间 ，
那扇高高在上的窗口，透过
夹带着生机的阳光，小小的
窗 口 外 林 荫 密 布 ，一 抹 绿
色，落在我心头。

我 搬 来 一 把 椅 子 ，站
在 上 面 踮 着 脚 ，打 开 了 门
高 处 的 插 锁 。门 竟 自 己 缓
缓 打 开 了 ，被 惊 动 的 浮 尘
在 空 气 中 颤 抖 ，给 眼 前 的
景 物 附 上 一 层 蒙 胧 。脚 步
随 着 心 脏 那 急 促 的 节 奏 ，
我走过了那扇门。这只是一
口破旧的小屋罢了，土地公
的塑像蒙着厚厚的尘土，憨
厚的笑容穿过纷飞的浮尘，
静 静 地 表 达 着 它 的 祝 贺 与
赞 许 。它 孤 独 地 等 待 这 一
刻 已 经 很 久 了 ，这 似 乎 是
早 已 设 好 的 局 ，默 默 地 等
待 我 战 胜 恐 惧 ，迎 战 门 那
边子虚乌有的对手。

人 世 间 有 太 多 未 知 的
事 ，就 藏 在 那 扇 门 后 面 ，推
开那扇门，就是打开了自己
的心门。当你向未来的恐惧
与困难迈出坚定的一步时，
你 就 已 经 走 过 了 自 己 的 心
门。

走过那扇门，不仅仅为
了探求门后的事物，更重要
的 是 过 了 自 己 心 中 的 那 道
坎儿，战胜心魔。

走走过过那那扇扇门门
张店八中 朱昊天 指导教师 张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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